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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应跃鱼

1950年秋，我所在的部队完成在

永康的剿匪任务后，我奉调浙江军区

第八军分区训练大队任书记，驻地是

金华城郊二仙桥，各中队分驻黄泥

弄、上排塘、下排塘。当时部队许多

老兵都正在安排复员，我们这训练大

队就是为这而设，专门负责培训复员

对象并遣送复员军人的。

几个月后，我们正护送一批复员

军人从四川成都返回，突然接到新的

命令，撤销训练大队，改编为新兵

营。听了军分区司令员报告后才知

道，原来美帝国主义正领着所谓联合

国军从朝鲜仁川登陆，我们新兵营要

随时接收、培训和护送即将到来的抗

美援朝新兵。当时我们营辖区是金

华地区，地域比现在大，有包括桐庐、

江山、开化在内的十三个县，永康就

是我们辖区招兵重点县之一。新兵

营组建刚完成，教导员就带着我到永

康对接抗美援朝招兵、接兵工作。家

乡青年参军热潮，让我至今仍记忆犹

新。

到永康，接待我们的是驻军第六

独立营，是由原永康县大队改编的驻

永地方部队，抗美援朝动员参军的具

体工作就由他们负责。那时独立营

营部驻在后坟头适园（俗称林景卿洋

房），我们从西街往营部去，来到徐氏

职业学校（即徐氏总祠），只见广场上

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口号震天响。原来，这里

正在召开抗美援朝誓师大会，有的人

现场捐献飞机大炮，有的青年当场报

名，要求马上参军。我改变了原定去

营部听介绍的安排，过了虹霓太祖庙

往大街而去。大街上的场面更为壮

观，从上街到县前，到仁政桥（注：那

时老桥未拆建，是此后不久才拆建称

和平桥）直至山川坛望春门，满大街

全是高喊口号、打着各色小旗游行的

人们。我还看到高高的白墙上挂着

一幅巨大的漫画，是一只美帝纸老

虎，标题是“打倒美帝国主义”。抗美

援朝结束，我回国后想起此事，经打

听，得知当年鼓舞人心的这漫画是永

康中学老师程远松画的。

1951年春节过后，永康城乡的抗

美援朝运动进入高潮，这过程我们部

队来永接了三次新兵，我部也由原来

新兵营扩建新部队。据《永康县志》

记载，当年永康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捐献飞机大炮24亿元（旧币），

相当于战斗机一架，高射炮一门，永

康青年有上万人报名参军，经审查有

1558人被批准入伍抗美援朝，其中永

康中学、永康师范、徐氏职业学校和

日新中学有80%的学生报名，最后有

40人被批准入伍抗美援朝。

其实当年实际入朝抗美援朝的

永康男儿，不止上述的1500多人。因

为当时入朝抗美援朝的，有两方面的

人员，一是全国各地新招收新兵，也

就是上述的那1500多人，另一方面还

有各解放军部队中的永籍老战士，他

们随部队入朝作战，我和现健在的徐

文路、应高明、陈振福、应焕祺等就是

这批人，这些解放军各部入朝的永康

籍战士，究竟有多少人无据可查，据

我估计，这两部分相加，永康实际入

朝抗美援朝的英勇男儿，有1800人以

上。

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永康接的

第二批兵，接收这批兵的志愿军部队

驻在萧山长河的一个大庙里，上级命

令我们从罗店出发步行行军至萧山

长河站上军列直接入朝。我们是地

方部队，没有进行强行军锻炼，从金

华到萧山几百里的强行军，实在得咬

紧牙关强忍着考验。经过四天的强

行军，我们终于到达萧山长河，那里

早已有长长的军列在等待了。

回到金华休整半月，新命令来

了，我部也北上入朝上战场，成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辎重某团，我也成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

永康男儿入朝抗美援朝保家卫

家，个个英勇顽强，许多都立功受奖，

更有英雄儿女牺牲了自己年轻而富

贵的生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到来前夕，我细

细查阅《永康县志》，在烈士名录里，

有名有姓、有地址可寻的战死朝鲜战

场的永康战友就有81位。

市民慷慨捐献飞机大炮 上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当年永康抗美援朝运动轰轰烈烈

难忘“三八线”的那段时光
□通讯员 胡太华

我是1951年6月18日从苏州市

华东人民大学参加国防建设，1952年

10月入朝参战的。

1952年秋，我们二十三军从上海

嘉定出发，乘火车向北进发。坐在运

货的闷罐车里几天几夜后，到了辽宁

安东（即现在丹东）。我所在的69师

在安东召开了誓师大会，这才知道要

入朝参战。我们群情振奋，随后减负

轻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

始抗美援朝千里行军。

一过江就进入朝鲜新义州。当

时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新义州已是一

片废墟。为了避开敌侦察机，我们只

能避开公路走羊肠小道，一路上夜行

军，走了几天，脚上磨出了泡。天黑

不能打手电，白天又休息不好，夜行

军非常疲劳，一打瞌睡就撞到前面战

友背包上，一踩空就摔倒，还得迅速

爬起忍痛赶上队伍。有天夜里电闪

雷鸣，倾盆大雨，我们浑身湿透，走在

我后面的司务长脚一滑摔了一跤，把

眼镜也摔破了，只好扶着我的背包往

前摸着走。走了二十多天，我们来到

朝鲜的东海岸元山扎营。

连长组织大家用树木搭建简易

房。我们每天都上山去砍树木柴草，

拉下山储存，作过冬燃料。每天不知

多少趟，拉得两腿发软，累趴地上。

可谁也没叫苦叫累，一爬起来又继续

干。上山拉柴还经常碰到敌机轰炸，

有一回我见形势不好，马上就地卧

倒，三架敌机接连俯冲扫射。直到敌

机飞走，我跃起身，发现全身完好无

损，拍掉身上尘土回连队。后来得知

这次敌机突袭，友邻五连有两位在山

上伐木柴的战友牺牲了。

快过年时，上级通知我们去接三

十八军的防地。气温零下40摄氏度，

天寒地冻，身上还有几十斤重的背包

枪支弹药还有干粮袋等，在山岭上行

军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山崖葬身冰雪

里。可我们个个精神抖擞，积雪漫过

膝盖，行走费力，每个人头发上都结

了冰霜。

我们日夜兼程，连续行军三十多

个小时，到达“三八线”。我们驻守

“三八线”中线——下回山高地。三

十八军在此阵地已挖了不少坑道，敌

机猖狂，经常轰炸我坑道，有一次爆

炸时，强大的冲击波将我的左耳鼓膜

震破了，什么也听不清了。

我们阵地正面的敌人是美七师

和伪二师（即南朝鲜李承晚部队），阵

地后面山脚就是一条大河，山也就海

拔160米高。我们站在山北面的坑道

口就能看到山下的河水，可要从河里

取水简直是下海捞针一样难。敌人

不分昼夜用炮火严密封锁，侦察机在

空中监视。我们几百人在阵地上生

活，炊事员每天得下山挑水做饭，其

中就有两位炊事员在挑水途中不幸

光荣牺牲。驻扎坑道里的战友不洗

脸眼睛也睁不开，各班就每天派人下

山取水，没有水桶就用空罐头盒。有

一次，我下山取水时，敌人炮弹打来，

我赶紧在附近弹坑里蹲下，等炮声一

过我就迅速到河边灌满水，赶紧往回

走。至半山腰时，敌人炮弹又打过来

了，就掉在我身旁，我想这下完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没动静，原来是一个

哑弹。我提着水回坑道时，仅剩半罐

水了。我们只能用一条毛巾放进去

浸湿后，每个人轮流用这条湿毛巾擦

一下眼睛就算洗过脸了。1953年上

半年，我们在阵地上坚守了几个月，

每当夜幕降临走出坑道口，大家互视

对方都忍不住捧腹大笑。因为长期

缺水，战友脸部都很脏，只有眼睛眨

呀眨的。

我们驻扎在坑道里，通常是白

天在坑道里睡觉，夜晚出去小部队

活动，打击敌人、修工事、运弹药、

运粮食等，水比油珍贵，吃饭也不

易。连里的伙房只能设在比较隐蔽

的一个坑道口边，以利排烟，不致

使坑道里住着的人受不了。可在坑

道口做饭没几天敌人就发觉了，炮

弹就会打来，不得安宁。有时正准

备开饭，锅盖刚打开，头顶炮弹又

落下了，砂土掉进饭菜里还怎么吃

⋯⋯战友们只能经常吃坚硬的压缩

饼干充饥。

后来祖国人民为了解决志愿军

在朝鲜前线吃饭问题，运来压缩酒

精。一盒压缩酒精正好能做一锅饭，

点燃没有烟，省时省力又方便安全。

□记者 章芳敏

本报讯 21日，记者一走进位于南
苑路三弄应焕祺的家，只见他正拿着一

件白衬衫在和妻子朱巧霞交流。原来，

这件白衬衫的布料正是来自当年的朝

鲜战场。一见到记者，耄耋之年的他从

兜里掏出多年来一直珍藏的宝贝，打开

手帕、软纸的层层包裹，将泛黄的三枚

三等功纪念章捧在手心里，他的思绪又

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50年1月，年仅17岁的应焕祺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次进军西

藏途中，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参加抗美

援朝指令。他成为志愿军后方勤务部

二分部十大站站长的警卫员。

气血方刚的应焕祺，顾不上给家里

写封信，就奋不顾身开始了这次出征。

他和战友们从辽宁安东（辽宁省丹东市

的旧称）出发，跨过鸭绿江，经过十多天

夜行军终于到达朝鲜阳德郡（县）。他

们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城郊隐蔽的山

坳里。为防敌机空袭，部队在就近的丛

林深处，构筑了地下掩体。此后，他们

就昼夜驻守在阴暗、潮湿、雾气缭绕的

地洞里，肩负着艰巨的后勤保障任务，

而这一待，就是四个多春秋。

由于条件艰苦，应焕祺和战友们同

寝泥土炕，共食硬邦邦的压缩饼干，嚼

一口炒面咽一把雪，啃着煮不烂的冻洋

芋。因此，有一些战友患上夜盲症。久

居潮湿的岩洞导致一些战友关节肿痛，

步履艰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喊一声累

叫一声苦。

期间，美帝的“黑寡妇”喷气机和高空

轰炸机经常三五成群呼啸而至，夜间在半

空撒下密密麻麻的照明弹，然后瞄准公

路、铁路沿线上的军事目标，轮番俯冲扫

射，狂轰滥炸。顿时，阳德郡车站上的建

筑物、低矮的民居、路上的桥梁，处处火光

冲天，成片成片的树林，瞬间化为灰烬。

此次大轰炸后，山城尸横遍野，硝烟弥漫，

一片狼藉。应焕祺和战友们目睹这一切

后，心如刀绞，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此后，敌人还曾多次对阳德郡进行

突袭。有一次，应焕祺和战友们正在挖

猫耳洞（一种战地单兵防御工事，因形状

恰似猫的耳朵，所以统称为猫耳洞）。当

时，部队首长也在现场。突然，一架敌机

偷袭，俯冲下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应

焕祺为掩护将首长推入猫耳洞，自己压

在首长身上，用肉身架起铜门铁壁。幸

运的是，敌机的子弹擦身而过，应焕祺平

安度过这一关。夜间敌机扔下照明弹，

应焕祺和战友们扯下照明弹上的降落伞

的一块布作为纪念。1958年，应焕祺参

军后第一次回到芝英老家，用这块布做

了一件衬衫。

抗美援朝期间，应焕祺夜间模黑去

送信时，一脚踩进冰窖里。但是，他依

然冒着严寒把信及时送到。此时，他的

裤脚因浸湿早已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又有一次，部队为解决住宿问题而犯

愁。应焕祺得知这一情况后，想出了一

个很好的方案，出色完成了住宿场所建

设任务。

领导们见应焕祺有勇有谋，工作表

现突出，每年给他颁发“三等功”的勋

章。四年下来，他荣获了三本证书、三

枚军功章等荣誉，获得了领导和战友们

的高度赞赏。

智勇双全守阵地
年年荣获军功章


